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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熙末年，夺嫡和党争日益激烈。康熙帝秘

密赋予负责京城治安的九门提督“风闻言事”和密折奏

事之权，替皇帝探听在京的皇子宗室及各部官吏的隐

私，另替皇帝秘密调查“风闻”事件的真实性。此段往

事掩藏于满文奏折档案中，鲜为人知。在康熙末年政

局暗藏危机的环境下，康熙帝通过九门提督的“风闻言

事”，加强了对京城政局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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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的安定，备受中国古代王朝重视，历朝也都采

用不同的制度加以控制。康熙末年，朝廷的党争、皇子

间的夺嫡甚嚣尘上，令康熙帝极为忧虑。为了解京城

政局形势、官员的违法乱政，并确保自身的安全，康熙

帝暗命职掌北京城防与治安的九门提督“风闻言事”，

用密折汇报在京皇子、王公和各部院大臣的隐私事项，

同时核查科道官员“风闻”所奏是否属实。在康熙朝的

满文朱批奏折档案中记载了该事。九门提督俨然成为

康熙末年皇帝在京城最大的耳目和机密事务的执行

者，对彼时京城的稳定有重要影响。

一、九门提督、“风闻言事”与密折制度

九门提督，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是

清代维护京城治安的重要机构——步军统领衙门的长

官，初秩正二品，嘉庆四年（1799）升为从一品 [1]。清

初，九门提督仅统辖八旗步军营，康熙十三年（1674）
增管京城九门提督事务，三十年（1691）兼管京师巡捕

营。 [2]至此，九门提督同时负责京城的治安、门禁、刑

案、街道管理、京郊守卫诸事务，权责綦重，故任九门提

督者皆受皇帝信赖。

风闻言事，是指科道官员在无实据的情况下，根

据所闻“风传”即可言事。清初，顺治帝为免重蹈明末

科道官员参与党争、扰乱政局的覆辙，明令禁止“风闻

言事”。康熙初年仍循顺治旧制，无论是四辅臣还是

康熙帝，对“风闻言事”概行严禁。[3]不过在此情形下，

即使官吏确有违法犯罪，为科道官员所悉，但由于不

掌握实据，科道官员害怕上奏后无法查实，非但无法

究奸除恶，反而被处以诬告之罪。因此，科道官员或

缄口不言，或奏琐屑细事，难以发挥监察百官的作

用。这也令康熙帝无法得知官场的实情，故几次下旨

要求科道官将所见所闻直陈上奏。如康熙六年

（1667）谕：“都察院、科道官员，职司风纪，于国家应

行要务，即应直陈。一切奸弊，即据实指参，无所顾

畏。”[4]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对“风闻言事”的态

度有所缓和，认为“今若开风闻之条，使言事者果能奉

公无私，知之既确，言之当理，即当敷陈，何必名为风

闻，方入告也”。康熙帝肯定了“风闻言事”的积极作

用，但对公开“风闻言事”之名还较为谨慎。 [5]直至康

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为广开言路，整饬吏治，康

熙帝重开风闻言事。[6]康熙帝言：“朕欲开风闻言事之

例，科道官以风闻题参，即行察该督抚，贤者留之，不

贤者去之，如此则贪暴敛迹，循良竸劝，于民大有裨

益。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诸官，典吏、千把

总以上官吏贤否，若有关系民生者，许科道官以风闻

入奏，倘怀私怨，互相朋比、受嘱托者，国法自在，著谕

满汉掌印与不掌印科道官员知之。”[7]值得注意的是，

这封上谕仅提到了“许科道官以风闻入奏”，不难看出

“风闻言事”应是专为科道官员所开。但康熙帝根据

实际需要，还是将该权力秘密赋予了九门提督。

九门提督“风闻言事”与京城政局
——基于康熙朝满文奏折档案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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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启“风闻言事”的同时，康熙帝开始注重密折

的使用。密折即奏折 [8]，奏折之形前代已有，但其名应

始于清代。奏折与处理日常政务的题本不同，不必经

过通政司，而由皇帝亲自拆阅，因此保密性强。最初密

折奏事者皆为皇帝亲信，所奏事件虽无“风闻”之名，但

已有“风闻”之实。明开“风闻言事”后，科道官员的表

现未达到康熙帝的预期效果，故康熙四十年（1701）皇
帝开始命其他地方官员具折奏事，后逐步增加可密折

奏事的官员数量[9]，九门提督即在此列。此时密折的作

用，即将不便用题本上奏的“风闻”事件，汇报给皇帝。

二、奏折档案见证九门提督的“

风闻言事”权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康熙朝满文朱批

奏折全译》《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所录，可明确为

九门提督所上的“风闻言事”折仅存世 26封[10]，皆为满

文奏折。存世数量少，应是因为康熙朝没有完善的奏

折档案保存制度，此时期的奏折基本留存在官员手中，

至雍正帝继位后才追缴并保存于大内，故遗失毁坏者

甚多。而全部是满文奏折的原因，除相关的汉文奏折

可能已遗失外，更主要的是康熙朝任九门提督者皆为

满洲旗人，且满文能加强奏折内容的机密性，这也是清

初较普遍的文书档案保密方式。因今未发现康熙帝明

令九门提督“风闻言事”的谕旨，加之现存26封奏折的

具折时间多已失载，故尚不清楚九门提督开始“风闻言

事”的确切时间，但应不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
在这 26封奏折中，九门提督常使用“据闻”“奴才

闻人云”或“仅就奴才所闻”等语，其内容多是官场的隐

蔽事情，较完整地体现了九门提督对京城的监控。九

门提督“风闻”的内容有如下几类：

（一）京城各衙门的徇私枉法

京城各衙门在办理公务时是否存在徇私枉法的情

况，是九门提督“风闻言事”的重要内容。如康熙四十

三年（1704）八月，九门提督托和齐曾上一折，密奏了三

项“部院情弊”。其一，民人恶棍王五多次犯罪后，为步

军统领衙门擒拿，欲解刑部定罪。但王五和其同伙毓

庆宫大夫吴谦，密托皇太子乳母之夫凌普、一等轻车都

尉色尔弼干预此案，要求在步军统领衙门结案，不报刑

部，令该案拖延了两月有余，都未了结。其二，原任江

西赣州府知府孙郎忠因罪革职后，又通过捐马官复原

职。但按例规定，捐马官复原职者，编入陕西捐马官复

原职班次，按顺序补放。但孙郎忠排名最末，却在京

“到处央求”，便“由部巧授郎忠为归德府知府”。科道

各官、给事中王远皆曾参劾此事，却因孙郎忠托情于都

察院李楠、监察御史巩祥林二人，都未事发。其三，户

部库郎中邝爱管库十四年，常年贪污侵吞各项钱粮，同

谋者皆“不令皇上知之”。如上九门提督托和齐所奏，

皆是“闻人议论”，或该管部院尚不知情，询问皇帝“可

交部查与否”之事。[11]

（二）皇子、王公的隐秘活动和不当举止

皇子的政治动向，以及宗室王公是否举止不当，也

是九门提督“风闻言事”的重点。如康熙帝将皇长子胤

褆圈禁后，便曾秘嘱九门提督托和齐“不时打听奏闻”

胤褆的动向。 [12]继任九门提督隆科多也曾根据“自外

面探访”或“向看守打听”得来的消息，向康熙帝密奏胤

褆家人有抱怨之语，并替胤褆在外打听各种消息。康

熙帝朱批“甚密之”三字，可见康熙帝对该类事件的重

视程度。 [13]又如九门提督托和齐曾有一折，所述两事，

其一为康熙帝回銮时，托和齐见裕亲王不随皇帝大队而

行，领一队人马另行，并违反礼制让“乘备金黄扯手马”

之侍卫在前行走，“殊属狂妄”；其二经托和齐探听得知，

所谓皇太子因籍没索额图家产而怀恨在心之言论，皆由

“居官名声甚坏”的张廷枢传出，非皇太子实怀恨意。康

熙帝对托和齐这次的探听密奏非常满意，甚至得意地说

道：“无论若何动作，能逃出朕之掌心乎？”[14]除宗室外，

蒙古王公的言行也在九门提督“风闻言事”的范围之

内。如托和齐曾奏称，其听闻蒙古喀喇沁部额附噶尔

桑“心高志骄，目中无人”，不仅“屡收八旗逃人，俾住

山谷，耕田纳粮，习枪猎兽”，而且“收留山东民人，征

正赋者甚多，合之皆为彼兵”，“自视为异国之主”。对

托和齐的“风闻”，康熙帝表示相信，朱批道：“所言甚

是，朕亦明白。”[15]

（三）官员的官声品行

九门提督“风闻言事”的另一作用，即替皇帝探听官

员的官声品行。该项内容分为两类：第一，向皇帝推荐官

声品行优良的官员。如九门提督托和齐“风闻”阿灵阿

“体面无私，凡事但求公正，人多赞扬”，其兄殷德“料理十

阿哥家务，严守法纪，且诸事据理坚行，毫无贪图小利、涉

足部院、央求逼迫等情”；工部尚书王鸿绪“行高守善，精

明强干，如有大臣等应得、应取之项，王鸿绪不但不取，亦

不眼馋”。[16]托和齐所奏诸事，除与阿灵阿、殷德、王鸿绪

相熟之人，怎可知悉？必是其“风闻”而来。第二，将官

员私下品行不端或官声恶劣者密奏。如托和齐向康熙

帝密奏，其“闻人云”乾清门侍卫胡西哩自摆牙喇擢至头

等侍卫后，不思“一心效力，以报圣主之恩”，且“行为悖

乱，僭越表现，诸同友多鄙视耻笑”。[17]又康熙四十二年

（1703）索额图获罪后，四十三年（1704）托和齐“风闻”

得知公齐克塔哈的祖母奉承索额图，竟以“叔叔”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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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无不知者”，而议索额图之罪时，公普齐奉公执法，

“闻之此事者甚多”，但齐克塔哈诬陷普齐“胁迫饿禁冻

死索额图”。托和齐在密折内一再强调此事“国人无不

知者”“闻之此事者甚多”，说明托和齐既不能确定普齐

是否真的奉公执法，也不能肯定齐克塔哈对普齐的“诬

陷”是否属实，仅是“风闻”，但他根据所听消息判断此事

应为实情，故向康熙帝保证“奴才所奏事内，若有一错

处，则奴才愿服重罪”。[18]

在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下，康熙帝通过九门提督

四处“风闻”探听，除为了解官员的真实品行外，更重要

的是掌握官员的政治倾向，是否与皇子结党。故康熙

帝对此类奏折比较重视，还曾亲自指导应如何改进书

写方式。在托和齐所上洞察官吏优劣一折内，康熙帝

朱批道：“此折前附一邸报甚好。若这样，有方便，更

好。”[19]

（四）民间言论

京城为首善之区，康熙帝对京城言论的管控非常

重视，特别是民间谣言，在请安折内也会交代九门提督

“近日京城有何谣言？着打听明白后奏来”。[20]故九门

提督若“风闻”京城有此类言论，需上奏皇帝。隆科多

有一折言及：“窃近来京城无何怪论。唯于六月二十八

日，饭茶铺内一二坐客曰：早饭时，略有地震。等语。奴

才我等全未察觉，知者甚少，次日即无人再言此事。”[21]

隆科多此折证实了两条信息，其一，九门提督对京城

内的“怪论”有“风闻”探听之责；其二，九门提督对京

城的言论管控非常严密，即使是茶馆内的闲谈都可被

其“风闻”上奏。

三、九门提督与核查“风闻”事件

康熙朝的九门提督除有“风闻奏事”权外，还常暗

中替皇帝核查科道官员“风闻”之事是否属实。

九门提督职司京城的治安和警卫，所属兵丁遍布

全城，若要密查在京事件，无疑最为适合。因此接到与

京城官员有关的“风闻”奏折后，康熙帝常命九门提督

暗中核查是否属实。如景禧公欲借“作法”等事图害康

亲王，康熙帝“风闻”并拿到部分口供后，暗命九门提督

隆科多：“该口供内假称许二已死，据云现在仍在世。

此人着尔查访务必拿获……该口供内情，尔须密探奏

闻，切不可语人也。”隆科多未探得实证，但另上一“风

闻言事”折，其内载所探听之消息，并称：“此事甚隐密，

故得闻此类猜测之言，并无证据。”康熙帝对此表示了

不满，朱批道：“凡事岂可隐瞒朕，朕心中有数，著再打

听。”[22]宗室相残是皇室莫大的丑闻，所以康熙帝在朱

批中发问：“此文系尔亲书乎？”其目的即保证除皇帝、

九门提督外，再无人知晓内情。同时，康熙帝将这类绝

密事项交与九门提督核查，不仅说明了皇帝对九门提

督的信任，也体现了在康熙帝看来，除九门提督外京城

中再无其他官员有能力调查此类密事。九门提督核查

“风闻”，除个别事件外，基本可得出确切结果。如康熙

帝“风闻京城内丘吉者为人甚乱”，要求九门提督隆科

多查访。经隆科多奏闻后，康熙帝朱批：“若如此，朕之

所闻乃属实哉。”

若遇将北京、直省都牵涉的“风闻”案件，皇帝也会

委派九门提督核查。如康熙帝曾有一上谕给九门提督

隆科多，言及：“盛京佛保之兄阿哈占之子德林行止不

端，狂妄恶劣，曾谕交其父兄正法。兹据风闻，虽谓缢

死，但空棺殡烧。德林自海上来至天津、登州等地，现不

知其往南省或在何处。对此消息，舆论哗然，皇太子亦

闻其大概，告知于朕。此事著尔尽力密访，若系在京，即

执之奏来。”[23]此事涉及北京、盛京、天津、登州甚至南方

各省，绝大多数地区已不是九门提督的管辖范围，但康

熙帝仍命九门提督“尽力密访”，可见九门提督在核查

“风闻”一事中的重要作用。

康熙帝授命九门提督核查“风闻”事件，除以上谕

告知外，还采用朱批的方式，这是为了确保消息不会泄

露。如九门提督托和齐有一“风闻”官员品行的奏折，

康熙帝在此折的朱批中暗命托和齐暗查正黄旗内欲为

索额图报仇之人，并嘱托其：“勤之！密之！”[24]然而，针

对不同的奏折，康熙帝朱批的方式略有不同。如上例，

托和齐所上的“风闻”奏折，属于机密奏折，保密性较

高，故康熙帝在朱批中明言令九门提督所查之事。但

在请安、谢恩折的朱批内，康熙帝不欲明言。如在九门

提督隆科多所上“奏谢朱批教诲折”后，康熙帝仅言：

“尔之此文系何人所写。朕又有一甚密之事，尔再来报

时，于薄纸上写后钤火印，贴于尔文书之背面发去。写

此谕尔先知之。”[25]足见康熙帝对其暗命九门提督核查

“风闻”一事，非常小心谨慎。

四、九门提督“风闻言事”的

原因与京城政局

康熙帝重开“风闻言事”，其目的在改变彼时言路

塞责的困境，及打击日益严重的朋党之风，澄清吏

治。康熙帝令不列言官之属的九门提督参与其中，原

因有二：

（一）九门提督的身份、权责特殊

康熙帝重开“风闻言事”后，身任九门提督者有三

人：开音布、托和齐、隆科多。其中开音布在“风闻言

事”重开不久后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便因年老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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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由托和齐继之。九门提督参与“风闻言事”，也是在

托和齐、隆科多二人任内进行的。托和齐是内务府包

衣出身，为皇十二子胤裪之舅，历来受康熙帝信赖；隆

科多出身于满洲大姓、与皇室世代结亲的佟氏家族，身

世更是显赫，这二人在私情上与康熙帝皆有姻亲关

系。因此，将密查“风闻”这样机密的事件交与此二人，

无疑令康熙帝比较安心。

如前文所述，九门提督掌管京城治安，手握禁旅

八旗和兵马司的重兵，对京城的掌控非常便利。而且

步军统领衙门在京城各处设有汛地，耳目众多，利于

“风闻”京城百官隐私和民间议论，较之身在朝阙的科

道官员，接触的社会层级更多，“风闻”的范围更广。

此外，由于九门提督的权力过于重要，康熙帝必须将

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一则万一京城有警，可迅速

调兵布防；二则可以令任九门提督者感戴恩泽，为皇

帝效力，更可以将九门提督与科道官员所奏“风闻”加

以对照，判断九门提督的忠诚，一旦发现有变，即可迅

速做出因应措施。如此，康熙帝便完全控制了京城的

兵权和局势。

（二）对付党争，稳定京城政局

康熙帝重开“风闻言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了广开言路、打破朝野沉寂的作用，但也引起了官员间

的相互攻讦。特别是康熙晚年的夺嫡之争愈发严重，康

熙帝对此非常困扰，所以需要值得信赖，且有能力掌控

京城政局的重臣为自己的私密耳目，一是探听百官的私

下活动，了解党争实情，把握全局；二是为了清楚诸皇子

的动向，避免夺宫之变。康熙帝一废太子时，就曾表示

自其与太子的关系出现问题后，便“未卜今日被鸩，明日

被害，昼夜戒慎不宁”[26]，说明康熙帝非常忧惧太子或其

他皇子铤而走险，在京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所以，康

熙帝对京城百官的担心忧虑，以及令九门提督暗中监视

的行为便不难理解了。

然而，康熙帝命九门提督暗中参与“风闻言事”，

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即九门提督一旦参与党争，或徇

私诬告，其便失去了为康熙帝耳目的作用。如九门提

督托和齐，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任九门提督后，为

康熙帝所信赖。但之后托和齐党附皇太子胤礽，更是

在太子胤礽被复立后，通过“会饮”为胤礽拉结群臣，

结党营私 [27]。前文提及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托和

齐奏闻的皇太子是否因索额图被抄家而抱怨之事，托

和齐称此皆张廷枢的谣传，非皇太子本意，笔者认为

此即托和齐为皇太子掩盖罪行，故意欺蒙康熙帝。所

以托和齐因“会饮案”被罢官囚禁后，康熙帝选择血缘

更亲近、且为自己亲自提拔的隆科多继任九门提督，

便是避免重蹈覆辙。

康熙末年，在由皇子夺嫡引发激烈党争的政治环

境下，康熙帝对京城的安定更加重视。维持京城稳定

最主要的力量，就是职掌北京城防的九门提督，所以康

熙帝赋予其“风闻言事”权，既体现了康熙后期朝局的

诡谲复杂，更表现了康熙帝老练的政治警觉性。通过

九门提督的“风闻言事”，康熙帝清楚了诸皇子和京城

官员的秘密活动，断绝了政变的可能性，避免了京城的

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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